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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大妈家里油多为
患，怕吃过期了，说我家人
多，送我一桶，替她消灾。

我一看，还是某品牌
花生油，一桶十斤，超市
卖一百多元。这人情咋
还呀？和老伴商量，给
司大妈买啥礼物，排骨
还是香肠？实在朋友就
得实在礼物，送点适用
的较好。

老伴想了一下，说，
这些礼物都不太好，司大
妈有退休金，生活上没问
题，但她老伴去世后，独
自宅居，儿子工作忙，一
年也回不来一趟，不如改
天请她来咱家吃饭，给她
点儿家的温暖。

老伴这个提议好，朋
友间礼尚往来，是为了加
深情义，你送我一桶油，
我还你一袋米，虽然物质
守恒了，但总觉得里面缺
少了点人情。司大妈缺
少的是陪伴，向往一家人
在一起吃饭的烟火生活，
我可以送她一“餐”烟火。

我提前一天准备好
了食材，都是平日和司大
妈闲聊中“有意”试探出
来的，北京烤鸭、清蒸鲈
鱼、豆腐箱，都是对她胃
口的美食。准备妥当后，
将家人“清空”，老伴外出
钓鱼一日，然后通知子
女，家里会友，勿扰。到
了饭点，我赶到司大妈家

“抓”了她便走，不给她提
礼物登门吃请的机会。

到家后，让她慢饮茶
水，我去厨房将菜热好端
上桌，老伴心细，还特意
采了一束野花插进花瓶，
摆在餐桌上。我开了一
瓶红酒，我和司大妈慢慢
吃，浅浅酌。半杯酒下
肚，那些陈年旧事也涌出
心头，司大妈谈她年轻时
的故事，我话说自己的当
年，那些青春过往仿佛就
在眼前，聊着聊着，我俩
相约下周去司大妈老家

看看。一对老友化作翩
翩少年，在重温岁月中找
回丢失已久的青春。

晚 上 ，老 伴 钓 鱼 回
来，得知我和司大妈约好
了家乡游，颇为感慨，也
打算请同事老刘去省图
书 馆 旁 的 咖 啡 馆 喝 咖
啡。前段时间，老刘送老
伴一幅字画，老伴一直未
想 出 回 赠 啥 对 等 的 礼
物。请老刘喝咖啡表表
心意倒也可以，但何必要
跑到省图书馆呢，家门口
就有呀。

老伴说，老刘最喜欢
逛书店，一直想去省图书
馆逛逛，但他老伴不喜欢
看书，一直不愿陪老刘
去。这次老伴请老刘喝咖
啡，地点定在省图书馆附
近，是想陪老刘省图两日
游，看书累了便去咖啡馆
坐坐。

老伴这么一说，我都
感觉挺温馨的，约一老
友，抛却凡尘琐事，泡在
图书馆静享慢光阴，也是
一 场 心 灵 的 洗 礼 和 净
化。老伴这“礼”肯定对
老刘胃口。

这几天，我受到启发
了，也在计划“还”人情，
人生七十载，所欠的人情
太多了，亲戚的、朋友的、
同事的、邻里的，都记在
心里，人生苦短，感恩需
趁早，我决定根据个人喜
好，也一一制定符合他们
心意的礼物：陪大姐去看
看大海，请老闺蜜去民宿
住一天，邀女同事去影楼
拍套写真……

越 想 越 美 ，不 禁 莞
尔，这些“礼物”也深受年
轻人喜欢呀，与其说是还
礼，不如说趁身体尚可，
也让自己浪漫一把。岁
月催人老，但友情万岁永
不老，年岁渐长，越知友
情珍贵，在一次次“偿还”
老友情义中，肯定也能收
获朋友馈赠的岁月静美。

住在县城，很少听到
鸟鸣。偶尔几声“啁啾”的
鸣叫，转瞬划过天际。我
竟然怀念童年时候乡间的
鸟鸣了。

乡下的家，门前是一条
小河，趟过小河，远远地能
望见小山丘上的松树密密
匝匝。这些松树成了众鸟
的“安乐窝”，它们时常驻
在枝头，欢快地跳着、唱
着。汇成了一首热烈的曲
子。早晨，它们飞出林子朝
四面八方飞去，大概去远处
觅食；傍晚，它们唱着欢乐
的曲子从远处飞回，整个林
子被它们的歌声笼罩着；半
夜，月亮升起来时，林子有
时会突然爆发出一阵惊惧
的鸟鸣声，大概是“月出惊
山鸟”吧。

最可爱的鸟鸣当属春
天，王维“入春解作千般
语，拂曙能先百鸟啼”，一
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际在
于晨，早晨的风景最清新，
草丛中还滚动着晶莹的露
珠。暖阳升起来，婉转的鸟
鸣，蹁跹的蜂蝶给春天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春天
的姹紫嫣红相得益彰。你
看，柴垛上、屋檐下、电线
丝间，那些小小的麻雀也不
甘示弱，不起眼的它们，尽
情地唱着最大众的曲子“叽
叽喳喳”。

村子里的大树上经常
栖息着一些不知名的鸟儿，
小麻雀居多。它们整天叽
叽喳喳吵个不停，飞在各个
院落。我坐在窗前写作业，
它老打断我的思路，它们就
立在我窗前的一棵树上，脚
爪牢牢地勾着细细的小树
枝，扯着喉咙“叫嚣”着，全
然不顾我的存在。我起身

“咻咻”地驱赶着，它们受
惊似的扑棱扑棱着翅膀，噌

的一声飞到对面的房顶上，
还挑衅地用两只绿豆小眼
直视着我。我坐下计算着
数学题，不经意间抬头，它
们又立在小枝条上了，不过
此时，它们老实多了，沉默
着不吭声。微风拂过，它们
在枝上轻轻地颤抖，爪子抓
得更牢了。

麦子成熟了，农村忙起
来，也热闹起来。我们的乡
下有一个特定的假期一一

“放麦假”，大概学校考虑
农忙时节，大人忙坏了，无
暇顾及孩子，孩子在家帮父
母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替父
母分忧。我的任务就是守
好“大本营”，新收的麦子
放在院中晾晒，我要驱赶家
里偷食的鸡鸭，还要时不时
防止来院中啄食的麻雀。
这些惹人恼的麻雀趁我不
注意的时候，从房顶跳下，
欢快地吞食着麦粒，我拿着
长篙赶了东边的，西边又聚
集了一群……

我收到大学通知书那
天，一大早，门前的梧桐树
上聚集了一群小鸟，领头的
两只鸟嘴尖、尾长，在黑色
羽毛的包围之中，突出了肩
部和腹部的一些白色。母
亲惊喜地说，“喜鹊叫，有
预兆，早报喜，晚报财，不
早不晚报宾来”，“今天一
定有好事”。它们在枝头

“喳喳”叫着，跳上跳下。
在“啾啾”“唧唧”“喳喳”的
鸟鸣中，母亲竟然哼起了小
曲，这是多么难得一遇呀。
母亲整日操劳，不苟言笑，
此 时 笑 容 也 爬 上 她 的 脸
庞。中午时，邮递员把大红
的录取通知书交到母亲手
中，母亲的眼圈湿润了，既
而长舒一口气，“终于熬出
来了”。鸟鸣声中母亲蹒跚
的步履竟然轻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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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有个院子，才出门一
会儿，桂花就开了。

这是一种美妙的际遇，
人与节气的相遇，以一种交
错的方式，在花香流动，草木
氤氲的日子里重逢。

本来院子里有一棵桂花
树，这棵树每年秋天都要开
好多桂花。一开始，香味细
细的，但很快就飘散了，撑满
一院子，于是外溢开来，溢出
围墙，飘到外面，不出几天，
整个小街都香了，而且是越
往中秋走，越香得纯粹，香得
通透。

才出门一会儿的工夫，
桂花就开了。“就”，有竟然、
让人想不到、意外的意思。
出门买菜，不在家，桂花开
了，树想给主人一个惊喜。

一会儿，时间不短也不
长。出门人有可能是坐在路
边抱膝看闲街，有可能被俗事
纷扰，琐事纠缠，杂事耽搁，美
妙的时刻，就那样错过了。

有些嗔怪桂花，侬开花，
也得等人来呀，让爱花者好
好欣赏。一年一度，桂花仙
子乘风而来。

那可是金风啊，一吹送
爽的金风，每年这时候，院中
的桂花树都要结很多细细的
桂花，待到桂花金黄周正，一
阵风吹来，纷纷扬扬，那些细
细的花粒就打着头顶，落在
衣领上。

桂花，清可绝尘，浓能远
溢。清，是清纯、清澈、通透；

溢，是按撩不止，似有喜悦要
告诉别人。

我曾经想，如果再出一
本书，想以桂花、我、爱人做
素材，封面上，画一根茁硕的
桂花树枝，把桂花无限放大，
颗颗花蕊金黄通透，再把我
和爱人无限缩小，和她撑一
把油纸伞，伫立横斜的桂花
树枝上，伞面飞溅透明的桂
花秋雨。

访桂花不遇，或是早了，
抑或是迟了。

想起有一年秋天，外出
几天，回来时，晚桂也已经开
过，就觉得有些惋惜，日子过
得太仓促，好像丢失了什么，
与一位老朋友匆匆一面，已
经开始道别。那个下着秋雨
的夜晚，空气中只留下淡淡
的桂花余香。

我喜欢在桂花初绽时欣
赏树和花，就像站在时间的
小道上迎候一位老朋友，仅
是小小的一件事打岔，我没
能接到，它已经抵达，心中不
免生出少许遗憾。

人出家门，错过桂花初
放的刹那芳华，未能抢先嗅
得第一缕新香。也许是遇见
一个老朋友，多年不见，就赶
紧 站 在 路 边 交 谈 ，相 谈 甚
欢。于是，回家看见（应该是
嗅见）桂花开了，就觉得在这
样的季节，配得上这样的新
香，来烘托环境，点染心情。

桂花开了，离得老远就
闻到了香气。

每年中秋前，总有几天
观察桂树的动静。节前十
天，那些蓊蓊郁郁的桂树上
没有一点细碎小花的影子，
不知什么时候，它们就忽然
爆芽了，长出新鲜的桂花。

在我们这个小城，老城人
家的深宅大院里长着许多桂
花树，正是“万点黄金，幽香闻
十里”。树是有灵性的，也是
随性自在的，它想什么时候开
花，就开了，不容多想，不等什
么人，也不需要谁的喝彩。

推门而出的那一刻，出
门人是回头的，看见院中那
棵枝叶蓬松的树，在风中微
微晃动，花事似乎还未有动
静 ，只 是 那 叶 子 一 直 静 谧
着。等回来后，却发现那桂
树，花已经开了。

当然是一簇簇淡黄的小
花，悄然萌动，只是主人没有
发现，等回到家，推开木门，
就像看到久违的亲友来访，
已然在舍中堂屋落座，原来
你出门时，木扉虚掩。于是，
菜正好现做，茶先奉上，然
后，摆碗筷，拖板凳喝酒。

桂花树宛如故人。每年
这时候，可陪树坐一会儿，坐
在月光里，吃一块月饼，喝一
杯桂花茶，把故人怀念。

等一树桂花开，举止和
神态是古典的，心情芬芳。

最主要的，仅仅是出门
一会儿，来回之间，桂花就开
了，我们一不留神，美妙的事
情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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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姑姑家的猫，姑姑说

是二货，喊它“二五零”只
为解气。

姑姑家鼠患严重，姑
姑动了养猫的心思。一
日，朱大妈邀姑姑去她家
看猫，姑姑一眼便相中
了，小猫黑白色相间，漂
亮。最关键前男主人是
中学校长，女主人是小学
教导主任，因家中有八十
老母需要照顾，无暇顾及
猫，便托朱大妈送人。

老师家的猫肯定有
规矩，当即答应接手。

小猫抱回家，姑姑甚
喜，香煎小鱼和牛奶伺
候，猫粮辅之，还用小绳
拴猫脖上，怕它跑出去误
食了药死的老鼠。

姑姑通过朱大妈问
前主人：此猫是何品种，
需如何搭配三餐？得到
回复，普通猫，35 元从集
市上买的。

小猫没有饥饱，刚喂
饱也叫，而且叫声之大，
堪比狗吠。姑姑观察数
日，断定：此猫二百五，怪
不得老师家不要它了，不
惜搬出八十老母这个俗
到家的理由。还有那个
朱大妈，她家老鼠一窝一
窝，她更需养猫，肯定老
师将猫甩手给她，她养了
几日，发现此猫傻，又转
手送人的。

姑姑几次学朱大妈
送猫之策，但来人一看，
皆说这猫比狗还厉害，
避之不及。

二五零算砸姑姑手
里了，姑姑只好给它立
规矩：无事乱叫，小杆杖
之。后来，姑姑一拿杆
子，二五零便躲进猫厕，
姑姑刚转身，二五零便
蹿 出 猫 厕 ，冲 姑 姑 狂
叫。再打，打完，再叫，
如此循环，姑姑气得扔
掉杆子，任凭它叫。家
有半吊子猫，警察也束
手无策。

后 来 ，常 有 野 猫 深
夜跨越院墙前来和二五
零谈情说爱，按说它不
缺恋情，但它还是天天
叫个不停。

若说是拴着所致，村
里养猫都拴着或关笼子
里，不然四处乱跑，吃了
药死的老鼠便会毙命。
别人家的猫也没二五零
这德行呀。

姑姑决定对二五零
食物制裁：馒头、虾皮喂
之。二五零见不到鱼肉，

叫得更凶了，而且二五零
还爱盯着屋内大喊大叫，
生怕姑姑忘了喂它。

姑姑气得大白天关
着门窗，拉上窗帘，她实
在不想看二五零那双贼
眼，害她吃啥都得与它共
享。二五零看不见屋内
场景，叫声更大了。姑姑
忍无可忍，将二五零驱逐
出院，将它拴在胡同口，
和王大爷家的狗遥遥相
望，姑姑想让狗“教训”一
下二五零。狗欺生，朝二
五零汪汪叫，二五零龇牙
回怼，不久，狗败下阵来，
躲进狗窝，不再吱声。

姑姑说，没见过这样
的猫，都是猫怕狗，见到
狗吓得眯起眼缩成团才
对，这二货不知天高地
厚，敢和狗对叫。

二五零的江湖只是
半径一米的半圆，但它谁
都不怕，即便被打也要扯
着嗓子喊，直到喊来食
物，吃不得意便继续喊。
姑姑那么刚强的人都妥
协了，听它叫得厉害了，
便丢给它食物，而且食物
日渐丰富，由馒头虾皮变
成炸肉，后升级为油煎小
鱼。

劝 姑 姑 ，不 能 惯 着
它，任它鱼肉咱，姑姑说，
它叫得四邻不安，没法
子，只能随了它愿。

姑姑提起二五零便
有说不完的槽点，发誓等
给二五零找到下家，再养
猫一定要买一只好的，花
多少钱也在所不惜。

上周，朋友家的蓝猫
产了崽，我问姑姑要不
要，姑姑一口回绝，不要，
家里养不了两只猫。恰
好开家具厂的同学不嫌
弃二五零，需要它去厂子
里“叫声”镇鼠。

姑姑说，想得美，二
五零走了，我家老鼠谁
镇？蓝猫只能养在屋内
当宠物，它有二五零的猫
高音吓老鼠吗？

姑姑还是舍不得二五
零。姑姑回问，都养一年
半了，是块石头也焐热了。

姑姑望着门外绿油
油的菜地，感慨，幸亏二
五零叫声大，菜地、周围
邻居家都没老鼠光顾了。

二五零猫假声威，不
仅替自己争取到优质伙
食，而且让老鼠闻声丧
胆。它二？姑姑说，在吃
和本职工作这两件事上，
二五零有勇有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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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一次比一次更喜欢
去百草园。与时光相逆，秋深冬
至，白昼变短，喜欢却变长。

园子算不上大，绿蔬不奇，活口
不多，如同略微放大的家常院落。
这个季节，芋头扁豆、青菜萝卜、鸡
鹅羊狗……不多，都有，清爽，安然，
有秋收的丰饶，有暖人的情境。瞎
转转，发发呆，不觉虚度。

园子里，一切都是妥帖的，都
是原原本本的。自家长的大白菜
绿色素多，不像北方拖过来卖的，
苍白泛黄，叫它黄芽菜。是不是
每个人都这样？我吃大白菜，极
喜欢柔柔的部分，绿色更佳。看
见百草园整株油绿油绿的大白
菜，喜爱得很。

百草园的大白菜，筷子高就
用稻草捆住，好让它包心，我们又
叫它包心菜，与包菜有区别。整
株菜碧绿，扬州玉雕大白菜赶不
上它色泽可人。它的心不像北方
黄芽菜包得那么紧，吃的时候，不
小心易掰碎；还听说一些食堂，师
傅图省事，黄芽菜直接不洗切进

锅，反正这菜白生生的，看起来干
净。自家长的呢，松蓬蓬的，一叶
一叶好分离，好清洗。冬天烫火
锅，红泥小火炉做个锅，牛羊肉，
再加一点这种绿莹莹的包心菜，
吃得要多舒坦有多舒坦，要多满
足有多满足。窗外的风就让它呼
吧，雪就让它下吧，人就让他们吵
吵吧。

常 见 的 青 菜 萝 卜 葱 蒜 豌 豆
……自然都有的。我要说的是像
萝卜的皮头菜。它在垄上几乎将
整个果实傲娇地露在外面，圆球
状，青皮，附着几根茎叶，每个都
比我的拳头大，还在长。一次老
乡聚会，玲姐姐用家乡话学了一
段运河大桥上卖皮头菜的腔调给
大家听，笑喷，滑稽又亲切。家乡
人把皮头菜说成赔头菜，江淮方
言，偏北，这语音一下击中客居异
乡的我们平日潜伏的神经，相同
的少年时光又回来了。

本地未见长过这种菜，百草园
主人徐姐老家就是宝应的啊，她来
了，皮头菜也来了。皮头菜是有雅

号的，苤蓝，又称人头疙瘩，甘蓝的
一种，有绿、绿白、紫色三种，叶少
而小，维生素含量十分丰富，止痛
生肌，增强免疫力，还是近年来受
到验证的防癌抗癌食品。

不要把它和本地菜市场能见
到的芥头菜混淆。明显的标志，
皮头菜外表光滑，芥头菜疙里疙
瘩。它们都喜配荤，味道还是不
一样，尤其在宝应人口里。就像
炒米蒸鸡蛋、肉圆下粉丝，这些
奇怪的菜谱根植在每个宝应人
的记忆深处，是营养我们的特种
元素。

也不是夜郎，觉得什么都是
家乡好。本地有人种茴香，那种
如铁扫帚的植物，一人左右高，翠
绿，羽状，轻盈飘逸。早就希望门
前的小菜地能长一株，平时当景，
烧 肉 当 料 ，一 直 寻 找 种 子 和 时
机。百草园长了一片，徐姐说已
包了好多茴香馅饺子，给北方来
的客人品尝。剩下的给来百草园
的人当风景、当标本。有很大一
部分人，不识茴香。

这个季节，胡萝卜迫不及待
往外冒，花菜心四边蔓延，一畦青
菜已经肥嘟嘟的啦，施有机肥，羊
粪和菜籽饼混合发酵，讲究。韭
菜呢，没夏天精神，婆婆告诉我这
是末刀韭，吃了就没有。我说帐
个篷子不跟蔬菜大棚一样，继续
长继续割。婆婆说不行，土韭菜
帐篷子，来年一根不冒。土生的
就是有脾气。

刚 巧 这 时 候 看 了 微 信 朋 友
圈，有菜农为让黄瓜结得大、好
看，直接把激素药水挂在架上，拖
根布条到瓜把处滴灌，比喷淋更
见效，危害也更大。视频拍摄者
感 叹 ：哪 家 哪 户 不 买 这 样 的 菜
吃？我们在超市买的漂亮的、大
的瓜就是这么长成的。看到的确
震惊。百草园的每一样植物都遵
循生长规律，经过多少个太阳，多
少次夜露，多少回晨霜，多少滴寒
雨，少一次少一滴都不行，吸纳天
地精华，尽可放心享用。

百草园的一切是朝来时的方
向过，回归自然，不拘形式，朴素

简约。山芋干就晒在风景桥上。
小时候，山芋丰收，一下子吃不
掉，切片晒干贮存，冬天的早晨，
山芋干煮粥，香，抗饿。徐姐经营
这么个园子，饥荒自然不存在，还
像儿时那么备着，那是情愫。

还有红小豆。红小豆适合冬
天晚上熬粥，红的色泽，黏稠的粥
汤，吸得稀里哗啦，热热乎乎。好
像本地没人煮这种红粥吃，从未
见过，寡欢存在心里，无人知道。

还有大黑豆，最适合烧肉，面
面的，油叽叽的，特香，杀馋。今
天油脂丰富的年代，偶尔吃一回，
能出吃出日子陈酿的味道。

一筐扁又一筐扁，红豆 、黑
豆、辣椒、山芋干、扁豆干……百
草园富足得很啊。都是家常，都
是记忆，都是返璞归真，都是我们
今天特别喜欢却渐行渐远的味
道。享受且珍惜园子里闲散晃
荡，一切俗虑抛去，心伴着晨光袅
袅升腾，俯瞰，满满的安稳。

秋收起舞，原来是一种情不
自禁。

浅浅的秋色里
庄稼成熟的味道
开始弥漫整个田野的

上空
成群的麻雀在谷地里
叽叽喳喳的叫声
牵动着村庄和农人的

神情
村庄不老
每一颗谷
都是沉醉在乡土里
最美的收成
浅浅的秋色里

一垄一垄的玉米穗上
金黄的籽粒
正在饱满地打磨诗行
父亲精力充沛 笑意昂扬
他叼着烟
把镰刀打磨出刃口的

光芒
我发现他的额头上
有岁月打磨出的沧桑
也发现庄稼饱满的成

色上
装着他眼眸里看得见的
生活的光亮

木易越来越受不了他的老
婆小舞。他咬着牙忍受着，可
越忍越难受。

那年，木易与小舞在惠州
西 湖 相 遇 时 ，他 在 部 队 当 连
长，小舞在惠州学院读书。木
易一身军装，英武帅气。小舞
一袭白裙，青春靓丽。两人一
见钟情，恋爱三年，步入婚姻
殿堂。木易转业后到城区政府
上班。小舞大学毕业，在城区
一所小学当老师。

按理说，两人不再两地分
居，生活会更加美满。可木易
发现，分开时可以风花雪月，
住一起便是满地鸡毛。他与小
舞经常发生磕绊。

小舞是独生女，自小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家务一点都
不会做。婚后，她坚持要请保
姆或钟点工做家务，木易觉得
自己有的是力气，没必要花那

个冤枉钱。小舞尽管不会做家
务，但要求特别高。必须到大
超市买有机蔬菜和水果，贴身
衣服必须手洗，房间必须每天
清洁。刚开始，倒也没什么。
可 日 子 长 了 ，木 易 难 免 有 疏
忽 。 小 舞 就 会 责 怪 ，喋 喋 不
休。木易说她太过讲究，自己
天天忙忙碌碌，小舞应该多体
谅他。小舞也觉得委屈，自己
养成的生活习惯，改不了，木
易爱她就应该适应她。

儿子一出生，木易更加喘
不过气来。小舞不会带孩子，
儿子哭，她就跟着哭。木易不
仅要哄小的，还要哄大的。有
一天，单位有急事，木易带着
几个人加班，回到家有点晚，
小舞在吃着外卖，儿子却在一
旁哇哇大哭。

家里家外事无巨细，木易
都得管。他就像一个上紧了发

条的钟表，停不下来。随着儿
子慢慢长大，他渐渐习惯了这
样的生活。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小舞患上了严重
的洁癖，出门必带消毒液、手
套、口罩“三件套”，一家人进
门首先必是全身消毒、洗澡、
换衣服“三件事”。

有一天深夜醒来，木易发
现四岁的儿子正发高烧，穿着
睡衣抱着儿子就往楼下跑。小
舞换好衣服一下楼，木易刚准
备开车出发，小舞又匆匆忙忙
跑上楼去取她的“三件套”。

到了医院，量好体温，按护
士分好的诊室排队候诊。木易
抱着儿子，刚准备在候诊室的
座椅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小
舞突然大叫：“等一下。”木易
一愣，只见小舞拿出酒精，对
着座椅一顿喷洒，然后小心翼

翼地铺上一次性坐垫。木易摇
了摇头。

这个周末，儿子被小舞爸
妈接过去了，难得有空闲，木
易决定带小舞出去走走。他俩
从西湖东门进，走过九曲桥、东
坡书院，出平湖门，沿圆通桥到
水 门 桥 ，再 往 前 走 就 是 乡 村
了。小舞突然想吃冰淇淋，草
莓味的。木易转身到附近小店
去买，小舞一个人在桥头等。

当木易举着冰淇淋回来，
却不见小舞。他四处张望，突
然听见桥下传来“扑通”的水
声，他探头往桥下一看，扔掉
冰淇淋就跳了下去，一把托起
在水里扑腾的小舞。小舞手里
抓着的一个小女孩，也在拼命
挣扎。

爬上岸，看着惊魂未定的小
舞和小女孩，木易惊愕不已。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湖水腥

气。木易耸了耸鼻子，再看小
舞，她正撕扯着自己的衣服，
大哭。

木易愣了一下，紧接着“扑
哧”一声笑了。他以为，小舞
的洁癖不治而愈。

没想到，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舞老是说身上有腥味，一天
要洗澡几次。

木易终于忍不住问小舞：
“那天，湖水那么腥，你还敢跳
下去？”

小舞说：“看到小女孩快沉
下去了，我再不跳下去，她可
就没了。”她停顿了一下，接着
说：“生死可能就在这一两秒
之间。”

原来，在生死面前，洁癖也
不是事。

木易看着小舞，突感内心
通 透 。 他 如 释 重 负 ，抱 起 小
舞，笑着转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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